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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金小说的发展演变过程
 [摘 要] 《家》和《寒夜》是巴金的两部重要的长篇小说，这两篇小说分别是巴金前后期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品。从《家》到《寒夜》是巴金对人生、社会深入认识的过程，也是巴金伟大文学成就的顶峰。本文通过对这两部小说的分析对巴金前后期创作风格的演变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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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省成都人，1904年出生于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早年受“五四”运动及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于1923年离家到上海。1927年去巴黎并写了处女作《灭亡》，从此开始写作生涯。1928年底回上海后从事翻译、创作活动。巴金主要作品有《灭亡》、《新生》、《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寒夜》等。在这众多作品中，主题和题材比较集中，主要是通过对腐朽的封建家庭的深刻描绘，通过对五四运动以后青年们开始觉醒的生动表现，展示出现代中国社会封建势力必然崩溃，民主革命必然兴起的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

巴金的创作道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初期的《灭亡》（处女作）、《新生》、（《灭亡》的续篇）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是巴金小说创作的初步尝试，显示了巴金创作的基本风格，主要以家庭为题材背景，以年轻一代的命运抉择为主要内容，作品充满了热忱的情感。 

第二阶段： 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初期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标志着巴金的创作的成熟，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这一时期巴金的创作，家庭的题材更加典型，更具有象征意义，人物描写更具有典型化内涵，艺术表现日趋成熟。 

第三阶段：40年代中后期的《憩园》、《第四病室》、《寒夜》（最后一部作品）显示了巴金小说的深入发展和深刻的变化。发展体现在继续采用家庭典型题材，继续表现家庭中人物的命运，表现人与家庭、社会的冲突；变化在于作家先前所具有的热情和理想，此刻化做了沉静的思考和冷峻的批判，由过去的控诉到现在的无话可说。

巴金小说的创作过程，是一个从以倾诉激情为主，转变为以描写客观生活为主的过程，一个由描写青年英雄转而描写生活小人小事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浪漫主义演变为现实主义的过程。   

这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又不是循序渐进的，也不是螺旋式上升的，更不是前后反复的，而是两类作品相继出现，平行发展，先后完结的。

从1927年至1930年，是“激情小说”时期； 

从1931年至1941年是“激情小说”与“生活小说”并存的时期； 

从1943年至1946年，是“生活小说”时期。

他的小说大部分是写旧家庭的崩溃以及青年一带的叛逆和反抗。巴金在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创作历程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的作品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更能吸引人注意的是那种叛逆与追求的躁动情绪，其主题是反专制反封建的。40年代中期是巴金创作的有一高峰期，不过他的创作风格已有所变化，开始写没有英雄色彩的小人小事，写社会重压下人们司空见惯的“委顿生命”，写“血和痰”，调子变得悲哀、忧郁，由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转向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的揭示。

巴金的创作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出现了两次高峰期，分别以《家》和《寒夜》为代表。这两本书也是巴金前后期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品。而他前期的作品大体上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正面描写青年革命者所从事的社会斗争，如长篇《灭亡》、《新生》和《爱情三部曲》等；另一类是揭示封建旧家庭残害青年的罪恶及走向崩溃的命运的，以《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为代表。巴金后期的小说创作从题材上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续顺着《家》的路子写旧家庭的没落的，除《春》、《秋》外，还有《憩园》；另一类是反映抗战时期现实生活的，主要有《火》三部曲、《第四病室》和《寒夜》。纵观巴金先生的一生，他一直笔耕不辍，创作出众多有历史意义的作品。

一、《家》
   《家》是巴金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以其特有的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家》，善于将一连串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事件连结成篇，使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加之善于心理刻画，使人物各具特性，血肉丰满。读《家》，脑海里浮现出一群活生生的人物来。这些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1】《家》使我们看到了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也看到了知识青年的觉醒与反抗。作品贯穿着尖锐的矛盾冲突和浓烈的抒情色彩，细腻的心理描写和多样的抒情手法交替使用，增强了动人心魄的悲剧效果和艺术感染力。【2】

“激流”这两个字，颇能表达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从家族本位社会向个人和国家本位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个人的觉醒，之后是个人从休戚相关、福祸与共的大家族的束缚(在悠久的年月安是中国人的安乐窝，在新时代的风暴里则成了牢笼)挣脱出来，面对国家和社会。《家》给予这一从旧到新的变革提供了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这一大变革到今天已临末期，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去，因此这部书的火焰还没有熄灭，许多读者还可以从《家》里拾取自己的哀欢。

假如我们单从题材的风格上，变革的典型来肯定《家》这部小说，未免太不公道，太轻视它了。其实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大多数的小说，都在描写上述的变革，可是为什么《家》独拥有最多读者，而且历久不衰呢?我们必须化点功夫去探求。

小说一开头写风雪中那“黑洞”似的公馆，结尾写觉慧如鸟脱笼似的离家，搭上往上海的船，望着一江东去的秋水，他写道：

“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那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3】

这一开头一结尾，颇有艺术匠心，在读完全书之后，使人回味。

巴金的《家》描写的是他所熟悉的生活，他在《谈〈家〉》中写道，“我可以说，我熟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的家庭里度过了我最初的十九年，那些人都是我朝夕相见的，也是我所恨过的，然而我并不是写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觉新不仅是书中的人物，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我的大哥。”【4】《谈〈家〉》中给作品中的人物一一找出了在他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作品中的几个主人公——瑞珏、梅、鸣凤、琴，“她们四个人代表四种不同的性格，也有四种不同的结局。” 巴金谈到了瑞珏与原型“他的嫂嫂”之间的不同，还有梅则是他的一个表姐的背影，她和她大哥之间也有过感情。从巴金谈到的这些可以看出，《家》是巴金的家的一个缩影，但同时又是当时社会千千万万个像巴金的家一样的封建旧家庭的缩影。巴金曾声明过：“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他还说过，“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所亲眼见过或亲身经历的。”【5】然如此，作者在写这本书时，就是对自己青春的回忆。回忆虽然充满痛苦，但是他仍旧喜欢它。巴金说过他自己很喜欢《家》，因为它同他过去的一段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保存了他幼年时期和少年时期的回忆。他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青春，“青春，不管我的回忆中充满痛苦，我仍然爱我那消逝了的青春，我仍然要说青春是美丽的东西。”【6】家》是对巴金记忆的一层层挖掘。在写作撕，作者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磨难下挣扎。巴金曾反复强调青春是美丽的，原因即在此。基于这一点，他的前期作品则是“青春的赞歌”。巴金的这一做法可以从文艺心理学方面找到原因：童年的经验对艺术家的影响是深刻的、内在的。【7】冰心曾深刻指出：“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的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8】
这部小说的魅力在下列几点：

(一)作者抓住了那个变革时代的焦点，抓住在变革中旧和新的人物典型，同时用一连串的典型冲突事件，表达了变革“激流”的澎湃。《家》是激流年代的一首长歌。换个方式说，《家》的角色、情节和主题三者的配搭甚是匀称、和谐。由于整体的结构完整，遂使部分文字的生涩和粗糙显得有重要了。

(二)新文学诞生以来的小说，十部之中有九部，在写作时都怀有一个文学以外的目标，巴金也未能免俗，但是《家》是为纪念他大哥写的，他必须放下自己的“目的”，尽量接近真实。因此成为一部人情味最纯、生活味最浓的小说。

(三)巴金一九五一年在《家》的《后记》最后一行写道：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源泉。

在他一切的作品中都洋溢着纯洁的青春气息。《家》尤其浓厚。这种气息反映一颗单纯的心灵，读他的小说，你毫不感到是在绞汁写出来的，是唱出来的，呻吟出来的，是自然的天吁。这不是艺术，而是天赋。如他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四)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具有同样意思的话重复了三次：1、“这里面有爱，有恨。”2、“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 3“……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他在其它作品中，和作品的序言或后记中，无数次的重复类似的话。读者或许误解他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不，他是爱得深，恨得浅，爱得如火烧，恨得如雪融的人。换言之，他爱得认真，恨得软弱。这因为他的恨根源于爱。因此在《家》里，我们觉得可爱的人十分可爱，可恨的人只感到可悯(含有同情的怜悯)。这里使人记起“哀而不伤、怨而有怒”那两句话，《家》具有这两种恰到好处之美。【11】
《家》是一部充分体现了巴金创作成就和风格的优秀作品，它充分显示出了巴金在现代文学小说创作领域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二、《寒夜》

《寒夜》的构思原型不是来自作家自己的经历。他是在新婚后不久仍沉浸于甜蜜的幸福时，纯粹靠想象构思了这个家庭破裂的辛酸的故事的。《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巴金在1961年写的《谈〈寒夜〉》一文，就小说题材的真实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作了具体说明。他写到，“我想说，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处的四周逆行，在我住房的楼上，在这座大楼的大门口，在民园路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这一类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到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尽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户晓的真人，尽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然而，我在那时却常常见到它，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的生活、那些事的继续发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好象生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又好象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苦离合的苦戏。”【9】
从人物上说，巴金在《寒夜》中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的懦弱。巴金在《关于〈寒夜〉》一文中说：“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挞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像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 这种毛病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作揖哲学”。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寒夜》继续着“五四”时代借描写爱情以思考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写作传统，深入探究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以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反观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显示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者题材小说继承又超越“五四”的一面。【10】
从艺术特色上看，《寒夜》描写的是凡人小事，既无重大事件的惊险曲折、复杂离奇，又无众多的人物、阔大的场面，但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令人读来心潮起伏，感叹不已。这与作者卓越的艺术技巧是分不开得。 

　　首先在于真实。作品所写的人和事，都是作者耳闻目睹非常熟悉的。 

　　其次，精巧的艺术构思。整个小说紧扣“寒夜”的命题，开始是汪文宣在寒夜中寻找树生，结尾是树生在寒夜中回到旧居。其中人物的活动，情节的展开也大都在寒夜，首尾贯串，意境悲凉，以点染烘托的手法，使平淡的故事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富有魅力。结局加深了读者的悬念，强化了作品的悲剧气愤，从而取得了更大的艺术效果。 

第三，出色的心理描写。对人物心理描写再不是静态的，孤立的，而是透彻地显示了那些隐秘的心理过程，并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是怎样在对立的情势下运动的。

《寒夜》代表了巴金在小说写作上的最高艺术成就，尤其是在心理描写上达到很高的境界。如果说，巴金在早期作品里常常直接向读者一泻无余地倾吐其奔放热情的话，那么，在后期作品中，他则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来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情感。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称赞托尔斯泰能够掌握“心灵的辩证法”，其实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巴金的《寒夜》。巴金在小说中紧扣人物的独特个性，较多地采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充分发掘和描写了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常常抓住人物内心世界中两种对立的因素，从动态中加以剖析，写出它们的起伏消长。例如，对曾树生在赴兰州前夕内心“去”与“不去”两种心理因素，作者就写得真实、细腻、深刻，通过对人物内心两种心理因素反复碰撞的描写，把人物内心的痛苦表现得非常感人。
与《家》不同的是，巴金在《寒夜》里的叙事更加冷静和客观了。在《家》中，他让一个大胆的叛徒出走给黑暗王国带来一线光明，但在《寒夜》里，曾树生的逃离与出走并没有能完成个人的自救，而汪文宣也在对死亡的明确预感之中死去。这一切都大大加深了小说的悲剧主题。巴金善于将诗情引入小说，但《家》是率直的抒情，《寒夜》是含蓄的流露。一方面，叙事人以同情者的姿态将体验融汇在叙事过程中，另一方面，又利用清冷凄寒的寒夜氛围，烘托悲剧气氛，使《寒夜》充满了带有悲怆意味的诗化叙事特征。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简单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巴金前后期作品风格的演变的简单过程。《家》是巴金前期的代表作，它着力描绘一个家族的衰变过程，揭示人性的堕落，但他更注重表现青年的希望和新生革命力量的成长，而《寒夜》则把描写的矛头指向了没有英雄色彩的小人物，写社会压迫下人们司空见惯的“委顿生命”，从这一点上不能不认为巴金的小说风格有了重要的变化。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不热衷于创造充实的生命力，不再过分关注充实生命直接思想作用，而是更多地从普遍、平凡的社会生活出发，通过各种小人物的生活特别是那些“委顿的生命”，通过他们的痛苦和意外的死亡的残酷事实达到控诉黑暗的国民党的统治的目的。这是创作风格演变的第一个标志，是“家庭”这个概念的涵义在巴金小说里发生了变化。再到《还魂草》似乎是个转折，与题材的变化相应的是，作家塑造英雄形象的热情逐渐向塑造平凡的小人物转化，这是巴金创作风格演变的第二个标志，在这篇规模上接近中篇的小说里，出现了一个温情脉脉的家庭。巴金创作风格演变的第三个标志，是作家创作情绪的变化，人道主义的思想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本色。抗战后期，巴金依然与他早期的博爱思想保持着继承性和一贯性；但是爱的表现方法不同了：不再求助于幻想与暴烈行为，人类之爱的基本观念不再是通过它的对立面“憎”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表现对人物深刻的理解与同情。在他这时期的作品里，人物再也不是以绝对意义上的爱与憎的概念形态出现了，纵使对于旧式的人物，作家也抱有一定的温情。这一时期的创作反映了巴金以“人类之爱”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人生观，以其比较成熟的表现方式，宣告了它的最后形成。在题材的演变中，我们不难看到作家创作风格演变的轨迹。巴金小说的演变并非偶然，跟当时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和作者在战时所受的磨难有关。【12】

参考文献：

【1】 《中外文学名作欣赏》第246-248页

【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第94页
【3】 《家》，巴金。

【4】巴金，《巴金选集》1983人民文学出版社，618—619 
【5】巴金，《谈〈家〉》

【6】 巴金，《谈〈家〉》

【7】 《文艺心理学教程》，91 
【8】 《冰心研究资料》，1984北京出版社

【9】 《谈〈寒夜〉》
【10】《篇小说七大家》，中卷第40页——第44页。

【11】《＜寒夜＞》，巴金。

【12】《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49页——251页。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内容仅供参考，如需原创论文和发表职称论文请联系QQ17304545 微信：17304545  微信：LUNWEN668

